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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作述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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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,安徽 合肥230022)

  摘 要:新时期以来,以农民工子弟为题材的小说不断涌现,成为当下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此类创作题材的兴起,既有社会发展的助力,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。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为中

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加了新角色,填补了少年文学苦难母题的空白,既具文学意义,又富现实意

义。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秉承现实主义传统,重新将目光聚焦于底层弱势群体,是作家责任感和忧

患意识的回归,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观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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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

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,转移劳动力子女进城则是这

一规律的伴生性现象。我国农民工子弟就是在这一

过程中产生的。
农民工子弟,指农民工的下一代。在我国政府

文件及其他研究中,其还存在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其

他称谓,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

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》(国办发[2003]1号)就将

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称为农民工子女,此外还有

诸如流动儿童、流动人口子女、打工子弟、进城务工

人员子女、城市二代移民等其他称呼。概念的不一

致,源于对农民工概念应用的不统一。王泉根指出:
“当今农民工子弟的生存现状,就个体身份与具体处

境而言,可以分为农村留守儿童与进城务工的农民

工子弟两大类,简称留守类和进城类。”[1]就其广义

而言,农民工子女一般分为三类:一是在农村出生后

随务工父母在城市生活的孩童;二是在城市出生但

没城市户口,留在城市生活学习的孩童;三是父母进

城务工后留在农村委托他人照顾的孩童,也称作留

守儿童。本文所用的农民工子弟这一概念,特指跟

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的农民工未成年子女。本文

所述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,则指以进城农民工子弟

为创作对象的各类小说。

  一、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的兴起及其成就

文学是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,受特定时代的社

会文化语境影响。革命战争年代催生了《小英雄雨

来》《鸡毛信》《少年英雄王二小》《儿童团长周银海》
《小兵张嘎》等描写革命小英雄的小说。改革开放年

代,随着社会结构转型,市场经济确立,描写城市儿

童的小说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如杨红樱的《校园

小说系列》《淘气包马小跳系列》,汤素兰的《笨狼的

故事》《笨狼画画》系列,伍美珍的“非常班级”“同桌

冤家”系列等。新世纪以来,随着农民工子弟教育问

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,以农民工子弟为创

作对象的小说也逐渐兴起。2006年8月,曹保印的

《草根儿》出版。此为中国首部描写农民工子女成长

道路的长篇小说。作品讲述了农民工子弟蚂蚱在城

里生活求学的故事。2008年12月,徐玲以农民工

子女教育和生存境况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《流动

的花朵》出版。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

强烈关注,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给予了很高

的评价。该小说也得到了政府及社会的高度认可,
先后荣获了中宣部及江苏省“五个一”工程奖,先后

入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

图书书目、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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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书再版十几次,总发行量达十几万册,被评论界视

为儿童文学深刻转型的代表作。此后,一批以农民

工子弟为描写对象的佳作不断涌现,如黄蓓佳的《余
宝的世界》(2012)、王昕朋的《漂二代》(2012)、郑春

华的《丫中和丫串》(2016)、毛芦芦的《姐姐的背篓》
《黄梅天的太阳》(2016)等。其中长篇小说居多,中
篇和短篇也不乏优秀之作。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

作的兴起,主要有两方面因素:一是社会因素,随着

社会的不断进步,人们开始强烈意识到社会公正和

公平的重要性,描写农民工子弟在城市的生存和求

学的经历,就成为众多作家带着责任和使命感从事

文学创作的动力源泉;二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,中
国儿童文学市场在过度追逐娱乐化、快餐化之后,农
民工子弟题材小说秉承现实主义传统,重新将目光

聚焦于底层弱势群体,是作家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

回归,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人文观照,是文学自身发

展的结果。
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以其深切的人文关怀、丰

富的作品数量、极具思想感染力的内容、鲜活典型的

人物形象,赢得了广大读者及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与

认可。大体而言,其所取得的成就有三。
其一,展示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求生求学

的生活经历,塑造了一群立体鲜活的农民工子弟形

象,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加了新角色。20世纪80
年代后期,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产业结构调

整的加快,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,至目前已

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,并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

热门话题。此前,由于文学领域对农民工的高度关

注和深入研究,有关农民工的各类文学作品不断涌

现,其形象也趋于多元化和多样化;而有关农民工子

弟的研究则还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,其
形象也多见诸于各类媒体报道中,由于受众与被报

道对象关系的不对等,部分媒介为了迎合大众猎奇

心理,常将农民工子弟形象标签化,使其形象一度失

真。进入新世纪后,一批富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

作家,在亲身体验或调研后,创作了一批具有新写实

特征的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,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、
立体鲜活的农民工子弟形象,例如乖巧懂事的王花、
自尊敏感的王弟、刻苦好学的蚂蚱、坦荡率真的余

宝、纯真可爱的丫中和丫串等。值得肯定的是,作家

们并没有过分强调农民工子弟的生存艰难,而是既

描述了他们的困苦,也看到了他们自尊自强的一面。
由此,农民工子弟以一种全新的形象进入到我国当

代儿童形象谱系中,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新

角色。
其二,填补了少年文学苦难母题的空白。历史

演进至21世纪,群体及个体苦难依然无处不在,既
有生存的挣扎,也有精神的困苦。在文学领域,苦难

母题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,既有体现民族和国家

的整体性苦难的,如国家之间的侵略和战争,也有体

现个体生命不幸的苦难的,如生理上的病痛、残疾,
精神上的绝望、恐惧。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则以实

际创作书写了农民工子弟的苦难。王昕朋的长篇小

说《漂二代》讲述了农民工子弟肖祥由于户籍原因,
面临回农村老家上学还是在城市失学的两难选择,
绝望、无助、彷徨让这个曾经品学兼优的学生感到十

分困苦。《余宝的世界》里,余宝感受到了经济的窘

迫,希望的渺茫,来自社会的威胁,甚至朋友的死亡。
在《表意的焦虑》一书中,陈晓明说道:“文学几乎与

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,没有苦难,何以

有文学?”[2](P395)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以深切的人文

关怀,将视线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子弟群体身

上,对他们的苦难进行具象描写,展示他们在城市艰

难生存的心路历程,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了社会转型

期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命运,填补了少年文学苦难

母题的空白。
其三,彰显了当代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的回归。

新世纪以来,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,图书市

场日益繁荣,有关儿童题材的读物进入快速发展阶

段,儿童文学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呈爆发式增长,
都市校园小说、魔幻儿童小说等十分畅销,《哈利波

特》等西方儿童小说也风靡市场,儿童文学作品百花

齐放。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,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泥

沙俱下,甚至一度出现了娱乐化和快餐化趋势,作品

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远高于思想性和艺术性。正如评

论家谭旭东曾言:“许多儿童文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

‘都市贵族化’倾向和‘消费主义写作’的取向,儿童

文学作品不再是对强者少年的描写,不再是对底层

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再现或表现,而是追随都市商

业化进程和休闲文化的脚步,‘淡化苦难,表现快乐’
成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原则。”[3]而农民工子弟题材小

说则从当前现实景况出发,冷静客观地描写社会现

状,直面农民工子弟简陋的生存环境、艰难的求学经

历、遭遇家庭变故的无助、遭受不公和歧视的悲凉,
塑造了一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形象。在

这些作品中,作家们以一种平视的角度,把自己融入

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中,体现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

农民工子弟的同情和关爱,彰显了当代儿童文学现

·45·



第41卷 第4期 张文娟等: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作述评  

实主义的回归。

  二、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作的意义

文学即人学。当下文学普遍存在机械化生产、
快餐式消费等问题,而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则让儿

童文学从娱乐性和商业性创作中突围出来,具有积

极的文学与现实意义。
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体现了文学的责任和担

当,具有积极的文学意义。《流动的花朵》《草根儿》
《余宝的世界》《丫中和丫串》《漂二代》《姐姐的背篓》
《黄梅天的太阳》《注意女王》等小说,向我们讲述了

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坚韧执着自尊自强的生活历程,
展示了现实社会中这个特殊群体的逐梦之旅,揭示

了严酷的社会真相。王弟、蚂蚱、余宝等农民工子弟

的经历,正是成千上万个寄居在城市角落里农民工

子弟的真实写照。“儿童文学如果不关心弱者,只供

一部分孩子消费,满足他们的消费的欲望,那么,儿
童文学必然丧失了其敢于担当的天性。”[4](P63)可贵

的是,一批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们如曹保印、徐玲、黄
蓓佳、郑春华、毛芦芦等所创作的以农民工子弟为题

材的优秀作品,注入了作家的人文关怀,体现了当下

知识分子的文学良知和社会责任担当。毛芦芦在谈

到《姐姐的背篓》时说道:“亲爱的读者,希望你能跟

着我清新的文字,跟着那个背着背篓的天使姐姐,到
那个名叫‘海金’的海边之城,去感受一下打工者的

生活,去感受一下亲情的力量,去看一看人性的光

芒,去量一量人心善的厚度。我相信,你一定会在我

的这本新书里,读到你对爱和信念的新的阐释。”[5]

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敏

锐观察和审美提炼,引发了大众对农民工子弟有关

问题的深层思索,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中国小说

学会副会长李国平认为,中国小说的每一个小的变

化都有社会进程的变迁作为背景。“曹保印先生的

《草根儿》,从当代农民工的孩子的生存处境着眼,为
我们记录和保留了一个很好的知识样本。我相信若

干年后,任何一个想了解这个时代的人,都能从阅读

本书中获益。”[6](P379)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观照社会

弱势群体,描述农民工子弟在城市的生存和成长状

态:《草根儿》《余宝的世界》《流动的花朵》《黄梅天的

太阳》等小说反映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,《漂二

代》《鸟背上的故乡》《姐姐的背篓》等小说反映了城

乡二元户籍制度问题,《丫中和丫串》《注意女王》等

小说反映了农民工子弟身份的自我定位和认同问

题。不同作品不同纬度原生态地呈现了农民工子弟

在城市生活的境遇,通过探讨农民工子弟的前途与

命运,剖析城乡结构与社会结构,引发了社会大众对

农民工子弟有关问题的深层思索,进而“催促人们去

反思由人组成的社会怎样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、不
同社会群体之间、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的

状态,人类在一种怎样的社会状态下才能获得真正

的幸福”[6](P376)。由此而言,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

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:“文艺

是时代前进的号角,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,最能

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……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、
共命运、心连心,欢乐着人民的欢乐,忧患着人民的

忧患,做人民的孺子牛。”文学作品一旦脱离了人民

群众,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。可贵的是,我们一批有

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群,自觉创作了一批有筋骨、
有道德、有温度的文学作品。其所创作的农民工子

弟题材小说,直面在城市夹缝中艰难成长的农民工

子弟众生相,表明了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小说的坚

守所在。“作家立身社会,以自己的文学为社会服

务,为国家建设(特别是意识形态建设)尽一个公民

应尽的义务,这是义不容辞的。况且,我国的现实主

义传统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责任感,
文学创作不仅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,同时也应具

有团结人、鼓舞人的力量。”[7]我们的文学良知不会

随着时光的逝去和年龄的增长而衰减,优秀的作品

也总能予人以正能量。惟其如此,我们的民族文化

精神才能代代传承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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